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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20 多年前，正值川
西坝子油菜花金灿灿盛
开的暮春时节，我第一次
走进了三星堆博物馆。尽
管早已耳闻三星堆遗址

“一醒惊天下”的神奇，但
眼前高大的青铜立人、纵
目人像、精美的金杖和玉
璋、长而粗壮的象牙、充
满想象力的青铜神树，还
是让人产生了过去参观
文物古迹从未有过的震
撼。作为一名猎奇的考古
门外汉，在惊叹三星堆文
化的神秘瑰丽、感叹古蜀
文明的灿烂辉煌之余，且
不顾自己知识的浅陋贫
乏，情不自禁随着导游绘
声绘色的讲解，凭借早年
文学创作培养的想象力，
产生了试图破解一个又
一个三星堆考古谜团的
欲望。意犹未尽离开博物
馆，当地朋友邀我品尝了
闻名遐迩的广汉连山回
锅肉，还送我一尊缩小比
例仿制的青铜立人像。这
尊铜像至今还存放在我
的书柜里。

2011年秋季，我到
了四川省文史馆工作。
馆里文史专家云集，其
中谭继和、马继贤、冯广
宏、屈小强等馆员，或多
次参加三星堆、金沙考
古发掘，或经年致力于
古蜀历史和三星堆考古发现学术研究，发表了大
批学术论文。特约馆员黄剑华先生还凭借考古学
术研究的深厚功底，采用文学形式叙述古蜀历史
故事，描绘古蜀王国的社会生活与传奇人物，讲
述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创作出版了《古蜀传奇》
三部曲。他们或由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
址间蛛丝马迹的联系中，梳理古蜀历史演进脉
络；或从三星堆的青铜玉器中追溯文明始源，阐
释古蜀文明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同时，与中原
夏商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乃至与古西亚文明
的包容互鉴，从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中求证古蜀先
人与海外的交往交流。他们的著述还客观汇集历
史迷雾中努力探索的专家们的不同观点，彰显三
星堆文明丰富精深、博大厚重以及难解之谜带来
的独特魅力，引发读者辨伪求真的浓浓兴趣。我
由此知道了前面提到的身着华服、立于高台的青
铜立人身份，既有大巫师、蜀王或大巫师兼蜀王
等说法，也有对三者说法皆予否定的存疑；其手
握器具有权杖说、象牙说、玉琮说或什么也没握
只是定格瞬间的祭祀姿势说……这期间的阅读
与交流，让我走近了三星堆文化，也渐渐萌发了
助力三星堆等遗址保护利用的责任意识。在努力
为馆员们创造研究条件、搭建成果展示平台之
余，我也利用参加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机会，多
次提出关于加强四川古迹遗址、古籍文献保护与
研究利用的意见建议，其中不少建议被省委、省
政府采纳。此外，我也经常向全国文史馆系统专
家介绍三星堆遗址，多次陪同他们走进三星堆遗
址，意在宣传推广，引发更多同行们的关注方面
尽些微薄之力。

又是几年过去，2018年我担任了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在社会科学界别，有了向王学典委
员等文史专家和袁靖委员等考古专家学习的机
会，还有幸参加了刘奇葆副主席率队的大遗址
保护专题考察调研活动。不仅开阔了眼界，也进
一步激发了为文物保护、文旅发展鼓与呼的动
力。5年间，我利用提交提案、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接受媒体采访等机会，多次提出文化建设的
相关建议，多方宣传包括三星堆文化遗址在内
的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今年 3月，我提交了

“关于支持三星堆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水平的提
案”，针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开启新一轮发掘之
后的现实问题，在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场馆
建设、提升考古装备水平、深化学术研究与交
流、启动申遗等方面提出建议。主办单位国家文
物局高度重视，与我电话沟通之后，在书面回复
中，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支持四川省大力提
升三星堆遗址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的重点
工作。办理意见详细而务实，让我非常满意。更
令人高兴的是欣闻国庆节期间，总投资14亿多
元，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三星堆博物馆新
馆完成了最后一块屋面的混凝土浇筑工作，项
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成。今年底，整个新馆形
象将全面呈现，预计明年底建成开放。我相信，
随着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
的有序推进，未来的三星堆遗址必将焕发新的
光彩，在讲好古蜀文化与中国文明故事、增强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
事、四川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四川省政府文史
研究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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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三千年，一醒
惊天下”。

这个颇具沧海桑田之
感的表述，便是三星堆遗
址的专属标签。

每一个去过三星堆博
物馆的人，无不为其中造
型奇特而瑰丽的器物所打
动。青铜立人像、青铜神
树、太阳轮……一个个国
家宝藏带着深重的山河岁
月迎面而来，勾勒出一个
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
2000 多年的文明的苍茫
背影。关于这个文明的许
多密码，还等待着人们去
破译。

在对先贤的尊崇、对
文明的敬畏中，人们无不
从内心涌起对中华文明的
自信和自豪之情。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
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
物馆馆长雷雨也是如此。
所不同的是，从挖掘到守
护三星堆，讲好中华文明
故事，他成为距离三星堆
最近的那群人之一。

一、青铜纵目面具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

奇特、最宏伟壮观的要算这件有“千里眼”“顺风
耳 ”之 誉 的 青 铜 纵 目 面 具 。它 高 66cm，宽
138cm，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
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 16 厘
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
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
舌尖，作神秘微笑状。

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
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
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
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

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
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学者们认为，这件面具既非
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
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
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
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二、青铜神树
高396cm，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

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
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
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
之势。

目前，考古界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
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
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
神，神灵借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

或即巫师之驾乘。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
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
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
照，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
的实物标本。

三、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

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
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

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
杖一端，有长约 46 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
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
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
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
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
一支箭状物。

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古蜀国政教合一
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据古文
献记载，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均以九鼎作为国
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而三星堆以杖象征权力，反映
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显示出
浓厚的神权色彩和地域特色。 （司晋丽）

三星堆遗址的一些“国家重宝”

三星堆文明充满奇妙、浪漫和创新

记者：三星堆每次“上新”文物，总是立即就能在社
会上引发热度。例如，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开始后，
央视进行了直播；青铜面具跨越千山万水，从四川广汉
来到北京，登上了今年春晚舞台。三星堆的一举一动都
吸引着大家的目光。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雷雨：我觉得公众能关注考古、关注我们国家的文
物是件好事。说明考古这门学科不拘泥于田间地头和
象牙塔内，多了一道与社会交流的桥梁。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是考古界努力的方向，去年是
中国现代考古诞生百年，一路走来中国考古的理念和手
段也在不停地与时俱进。大家通过电视或网络直播看三
星堆的发掘场景，就会注意到很多发掘舱运用了“黑科
技”手段。同时，队伍配比也与以前不同了。发掘人员在
年轻化、科技化，从事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人数，
要多于传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的传统考古人，我认为这
些都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积极的发展方向。

记者：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看到，展出的文物年代
基本上为商朝，是否可以认为，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
朝就是三星堆文明的起源？

雷雨：商朝晚期是三星堆遗址以及三星堆文明的
繁荣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沉睡3000年”这个
时间标尺的起始点。不过，三星堆文化尤其是三星堆遗
址又不只包含商朝的短短几百年时间，它延续的时间非
常漫长。李白在《蜀道难》中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
然”，饱含着对“你从哪里来”的追问。我们认为，距今
46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是以三星堆文
化为代表的早期古蜀文明的来源，从那时起一直到距今
26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蜀文化，延续了2000多
年。在这2000多年里，古蜀文明及其前身在这里孕育、
诞生、发展、辉煌直到衰落，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发
展的过程。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其中
有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是遗址的核心，也是古蜀
国在夏商时期的都城。

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以稻作农业为主，也种植少
部分的小米，可能最初的三星堆人是来自于川西北地
区，通过川西高原慢慢走到成都平原。至于后来的衰
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与洪灾、瘟疫或者地震等自然灾
害相关，我倾向于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它是神权
统治的国度，神巫集团非常强势同时也有世俗的一些
王公贵族参政，不排除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引发
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最后都城就从广汉迁到成都
旁边的金沙了。

记者：听您这样一说，公众对三星堆的认知又要刷
新了。4600年前，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雷雨：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遗址内陶器群等器物
的类型学比对，二是利用碳14测年数据进行判断、类
比。

记者：您说过，三星堆文明是一种非常独特、很多

器物具有唯一性的文明，这句话怎么理解？
雷雨：主要表现在艺术上空前的高度，特别是一些

青铜器造型的独特精美，铸造技术的精湛高超等方面。
这种文明充满人性化因素。在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
器物上，人都不是主体，而是装饰物，三星堆就不一样
了，它以人为主体、蓝本进行艺术创造，发挥了古蜀国
那种浪漫的想象力，这也最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亲
近感，会去主动设想3000年前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
穿什么、用什么？即使相隔几千年，丝毫没有文化上的
割裂感。像三星堆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青铜大立
人这样以全身人像为题材的青铜制品，只有三星堆以
及后来的金沙遗址才有，也是最能体现古蜀文明特点
的一件器物。在当时，中原地区是威权政治、王权政治，
古蜀国的政体就不太一样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神权色
彩比较浓郁，是以宗教来维系国家的运转，所以青铜大
立人很可能就是最高等级的祭司或者是巫师的形象。

记者：从 2013 年起，三星堆两次入选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前进的动力。
三星堆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当中，发挥了
怎样的影响力？

雷雨：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李学
勤先生说过，“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
蜀文明的深刻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整
图景。”我认为，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
蜀文明可以作为长江上游流域文明的代表。开放性、包
容性是三星堆文化一个最突出的特质，最能够体现文
明的交流和互动。它主体的文化因素是本土的，又源源
不断地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青铜器铸造技术
源自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从二里头到殷墟这些核心
文明区域。其次，还吸收了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里
的种植水稻、修筑城墙等生产技术；而一些玉琮和锥形
器跟良渚出土的几乎大同小异，足可以判断三星堆还
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对三
星堆文化的最终形成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三星堆不是一种循规蹈矩的
文明，它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很有个性。虽然中原地
区、殷商王朝对它影响较大，但它对这些文化并不是全
盘接收，而是有选择性地吸收，拿来之后按照自己的意
愿进行改制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是好几代人的事业，
不可能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记者：您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就一头扎
到大西南，沉浸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至今。三星
堆最重要的考古发掘有几次？

雷雨：自1934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
组建考古发掘队，揭开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序幕至今，
三星堆大大小小的发掘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我1984
年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很快就参加了三
星堆遗址区里的考古发掘。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发

掘有两次：第一次是1986年祭祀区的抢救性发掘，那
一次发现了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出土了我们现
在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知名文物。第二次是自2019年开
启的祭祀区的第二轮勘探与挖掘，这一次在1、2号“祭
祀坑”的旁边，又先后发现了六个“祭祀坑”，截至2021
年底，3-8号六个祭祀坑共出土文物1万多件。

记者：这两次最重要的发掘工作，您都是亲历者吗？
雷雨：1986年，我因为生病错过了第一次发掘，非

常遗憾。所幸上天眷顾，让我能赶上2019年开始的第
二次考古发掘高潮，还担任了领队。那一次的考古发现
可以说是非常惊喜，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3号坑
突然就从地下露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惊呆了！因为在正
式发掘之前，我们都太相信有3号坑，但是事实就摆在
面前，不能说不幸运。

记者：能否向读者透露一下三星堆遗址最新的发掘
进度？

雷雨：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祭祀区的发掘已经
接近尾声了，只剩8号坑还有一点工作没完成。也就是
说，三星堆祭祀区的田野发掘工作将告一段落。接下来
要做的就是在室内进行出土器物的清理修复，还有科
技检测等后续工作。

记者：现在的成果已经足够惊艳，但整个三星堆遗
址12平方公里，据说已发掘面积只有2万平方米。所以
相对来说，已发掘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雷雨：的确如此。我们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局的相关
科学指导，不太赞成每次都大面积开挖，因为如果挖坏
一处，损失无可估量。在现有的科技手段或者是研究水
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
步一步走，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是好几代人的事业，不可
能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很多答案有待时间去揭晓

记者：三星堆博物馆是一座考古遗址类的专题博
物馆，现在也成为公众热门打卡地。我注意到一组数
据：2021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达到146万人，同
比增长 380.7%，创历史新高。您作为这座博物馆的馆
长，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雷雨：不同的参观者眼中，会呈现不同的三星堆。
有人赞叹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和博大精深，有人则直
呼神秘文明的亲切和好玩。这些年，三星堆博物馆做了
一些探索创新，简单说就是用数字化讲故事，拉近公众
与文化的距离。我们运用了一些先进的数字技术，对考
古发掘大棚、古蜀王国等场景进行沉浸式数字场景的
体验，同时也开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向社会共享文
物考古发掘保护成果，不断更新和发布文物修复成果。

记者：三星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一直在加
紧推动，目前还欠缺些什么？

雷雨：一些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的关键。尽
管三星堆的发掘已经有近90年了，有些关键的要素依
然没有显露出来。例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墙找到了，但
是城门在哪里？道路系统是以陆路为主还是以水路为
主？如果是像良渚古城那样以水路为主的话，那么它的
码头在哪里？有没有水利设施？比方说堤坝。这些问题
好像都有一些模糊的线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确认，
而这些往往是申遗的关键要素。关于青铜器的铸造也
有争议。三星堆的青铜器究竟是不是在本地造的？很多
人相信大部分应该是在本地造的，但由于我们迄今为
止还没发现铸铜作坊，所以又有人就猜想，这些青铜器
会不会是从别的地方搬运过来的？不过这种说法不太
可能，因为很多青铜头像内部铸造的泥芯都还在，如果
真的是从外地搬运过来，那些很沉的东西一定会被掏
掉。所以很多答案还有待时间去揭晓。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都很好奇的，
三星堆和良渚、陶寺、石峁等几个遗址一样没发现文
字。您认为会发现文字吗？

雷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之所以说会，是因为那
时文字的载体有可能是木器、漆器、丝绸等有机物，已经
被损毁了或者是很难被发现，它不像同时期中原地区的
文字是刻在龟甲或者是牛骨上面，容易保存。作为考古
工作者，我倾向于相信三星堆应该是有文字的，哪怕不
是那么成熟、那么系统的文字。倘若没有文字的话，很难
想象会出现如此高度的文明。只是谜底还需要我们进一
步探寻。

顺便说一句，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另一个话题：三
星堆有没有受到现今中国领土范围以外的一些域外文
化因素的影响？我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以人像造
型为主体的青铜器的铸造传统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
似乎都不是那个时期华夏文明所具备的最显著特点，
应该跟外来的某种文化因素文化传统有所关联。但是
鉴于还没找到这种关联的路径、节点或者传播方式，而
且在域外也没发现跟三星堆遗址中的器物相似度非常
高的同类器，所以目前还只停留在推测阶段，没有定
论。这实际上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过
程中就是非常开放、兼收并蓄的。

三星堆：独具个性的文明
——专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

本报记者 司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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